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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涛，生于1970年，安徽宣城人。学
士、硕士、博士先后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现为中
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院长、教授、博
士生导师，国家艺术基金评委，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中国美术馆展览资
格评审委员会委员，全国青联第十、十一
届委员，西泠印社社员，中央美术学院、中
国美术学院等院校客座教授。

书法是线的艺术。
从空间上讲，这根线将文字书写成

多种书体，形态丰富而意味无穷，且在
线的千般意象中对应着造化万物，既抽
象也具象。从线性、线质上讲，这根线
从甲骨、青铜之篆到胡杨、红柳之隶，从
纸绢书写到碑碣凿刻，既有碑、帖相互
作用之演化，又有笔墨纸水的融合与渗
化，充满生命运动，并呈现着文化的
轨迹。

我看杨涛君的书法，可以断言他在
书法的空间及线性与线质的把控上是
有法的，收放有度，在方圆曲直的规制
内蕴中，充盈着昂扬与自信，有着极强

的表现性，洋溢着天然的豪迈。这种书
风的形成得益于他的个性。杨涛君对
世事之洞察，敏锐而入微，研究学问深
刻而旁通，有着学者的严谨与较真。然
而，一旦被某种事物所感动，则情绪激
昂，才思澎湃，滔滔奔腾而直入本质。
这“两极”的性格表现在他的书法上，一
是铁线篆，二是草书。当然，他亦广涉
诸体与诸家，对隶书、楷书同样用情用
功，使之书法内涵更为饱满。但主调则
为铁线的沉着与狂草的飞动，在他的整
个书法气象中所形成矛盾的对立统一，
外溢出浩荡之才情与蓬勃之创造力。

不可忽视的是，他在草书方面的成

就是其天性、综合学养的结果，从笔意
特点看主要得益于篆隶入草。写铁线
篆，须气静，蓄势蓄力，有耐心，有韧劲，
方能笔笔圆润、笔力遒劲。杨涛君的铁
线篆脱胎于李斯《峄山碑》、李阳冰《三
坟记》、唐人《碧落碑》等经典碑刻；大篆
则根植于三代吉金文。因此，他笔下铁
线篆的刚健婀娜与大篆的厚重恣肆，以
及隶书行笔的波磔熔为一炉。线质扎
实、劲健、苍深，用笔峰峦起伏、迟涩飞
动。不仅如此，他的草书以唐人狂草为
本，兼及宋人草书韵致，取法高古，自有
逸气。通篇仰观俯察，圆融而锐利，以
线统书，以势驭笔，格局宏阔……

恰如杨涛所言：“书法是千百年来
中华精神的诠释和物化。”他力求“借有

为之手唤醒真切，独朗真心，洞照心原
……”至此，已足见书翁之意不在书，乃
在文化与思想。这正是当下书坛尤为
稀缺的品质。书以载道，无道何以成
书？哲思、文辞、书艺，乃至画境在交融
中形成一片化机，可谓书法之至高境
界。由此也可以说，在杨涛君的书法世
界里，有了浓郁的形而上意味。在通往
这高渺的艺术之境过程中，他找到了无
限宽广的空间。他踏实地在现代生活
的体验中，感悟时代审美的内在需要，
以一步一石的追求，践行着其风神独赏
的书法之梦。

一条书法之线，也是一条永远延展
的文化生命之线，杨涛君始终在这一维
度上不断向前…… （文/吴为山）

一线横穿接古今
——杨涛书法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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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著《寄园日记》

在中国美术史上，国画大师齐白石
曾有过一段影响深远的“五出五归”求
艺历程。这著名的“五出五归”，在其艺
术生涯中极具里程碑意义。五次跨越
南北的远游，“于游历中求进境”（齐白
石《寄园日记》），不仅让他挣脱了湖南
乡居的局限，开阔了艺术视野与心胸境
界，更在游历途中“搜尽奇峰打草稿”，
为后期绘画的衰年变法，积累了重要的
学术素养与丰富的创作题材。而在这
五次远游的收官之程，即第五次岭南之
行中，在千年古郡廉州，齐白石与菏泽
名仕李经野因金石结缘，留下了一段虽
短暂却又影响深远的艺坛佳话。

齐白石在“五出五归”途中，写生、
作画、治印应酬繁忙，却仍在舟车劳顿
之余，坚持将沿途所见所闻随笔记录，
留下了著名的《癸卯日记》与《寄园日
记》两部珍贵史料。其中《癸卯日记》记
载了1902年至1904年的陕西、北京、江
西之行，属“二出二归”；《寄园日记》则
聚焦1905年至1909年的三次两广之行，
尤其详细记录了最后一次重游广西钦
州时的经历，而他与时任廉州知府的李
经野不期而遇，便发生在这最后一次的
岭南之行中。

李经野，字莘夫，号曹南钝士，出生
于曹县苏集镇土地庙村。他天资聪颖，
光绪五年（1879）中举，光绪九年（1883）
中进士，后步入仕途。清光绪三十二年

（1906），李经野获任户部贵州司员外
郎，同年擢升为福建司郎中兼财政处提
调内仓监督。光绪三十三年（1907），因
主张宪政被贬至岭南廉州担任知府。
李经野到任后，关心百姓疾苦，豁免苛
细杂捐，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出资
兴建图书馆，筹建味经书院，重修古迹
文物。他还自掏一年饷银倡议集资重
建被毁的桥梁，新桥被命名为“惠爱
桥”，其匾额至今仍高悬桥上。

李经野亲民勤政，使他在廉州一带
政声极高。齐白石虽为一介布衣，但为
人耿介孤傲，向来不喜攀高附贵，不过
对于李经野这样的清流，却也是心怀敬
畏之心。之前，白石曾两次到访钦州，
他治印技艺高超，在钦、廉两地已有相
当的名声。所以听闻齐白石又来到北
海，李经野慕其大名，便求其治印。齐
白石听闻李经野的政声，亦心生敬佩，
欣然应允，为其精心镌刻“古之两千石
也”与“管领珠官”两枚印章。李经野虽
为官吏，但喜书善诗，其书风效法二王，
恬淡典雅，为时人所重。为感谢白石雅
意，李经野亦在团扇上手书自作《春寒
诗》一首，赠予齐白石，礼尚往来之间，
尽显文人雅士的惺惺相惜。

关于这次北海雅遇，齐白石也极为
珍视，特意在其《寄园日记》六月份条目
里补写下《李莘夫刊印记》一文，以作纪
念。他文中写道：

宣统己酉四月，余为天涯过客，应
廉州太守莘夫先生篆刊“古之两千石
也”及“管领珠官”等印。太守以团扇自
书《春寒诗》报之。余喜之，复感平生自
以草衣阅人多矣。能工诗工书者，遇王
湘绮先生及王悦公、樊鲽翁、夏天畸、余
去非、汪无咎、李筠盦、曾子缉。独与李
梅痴，咫尺神交未能相识，正与太守同，
皆为恨事。因刊《春寒诗》于此印侧，以
志钦佩。且欲附公寿俱金石也。

齐璜并记。
“古之两千石”是汉代对郡守的通

称，李经野当时担任廉州知府，相当于
古代的郡守。因此，这方印章既体现了
李经野的官职、身份，也暗含了齐白石
对他的尊重。其中“管领珠官”一印则
尤含深意，它既暗合“孟尝守合浦而去
珠复还”的典故，称赞李经野如东汉孟
尝一样在廉州府勤政为民，又贴合廉州
合浦地区盛产南珠的地域特征，足见齐
白石的巧思与对李经野的赞赏。

李经野一生著述颇多，据说在廉州
写有《海角集》《廉阳观风录》等著作，专
门辑录其岭南诗稿，《春寒诗》亦或就收
录其中，但遗憾的是这些著作早已亡
佚。今天虽然已无法看到《春寒诗》的
原文，但从白石将其刊于印侧的举动来
判断，这首诗当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
思想深度，才能够获得白石如此青睐。
正如齐白石在文末强调：“因刊《春寒
诗》于此印侧，以志钦佩。且欲附公寿
俱金石也。”这表明他对李经野的诗才
和书法都极为欣赏，并希望二人的友谊
和艺术如金石一般长寿永年。

此次北海“神交”之后，两人各自踏
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旅程。宣统二年
（1910），李经野因政绩卓著，被朝廷擢
升为道员，受命督办湖北造币厂，这在
常人眼中堪称“肥缺”，同僚纷纷歆羡不
已。彼时，李经野历经宦海沉浮，目之
所及，看到的依然是国弊民穷，深知时
局积重难返，遂坚辞不就，毅然选择回
归故乡，定居曹县城。

归隐故乡后，李经野将全部身心倾
注于地方文化建设。他牵头组织当地
文人雅士，创办了知名的曹南诗社；又
应邀担任总纂修，主持编纂《续修曲阜
县志》。众所周知，曲阜作为圣人孔子
故里，其地方志自然具有特殊的分量，
编纂者非硕学大儒而不能为。当时的
曲阜县志委员会遍寻贤才，认为菏泽李
经野治学严谨，博学宏通，是曹南一带

的名仕，最终选定他担任总纂修。《续修
曲阜县志》是民国时期山东地方志的典
范之作，以资料翔实、考证严谨著称，时
至今日，依然是研究曲阜地方史的重要
文献。除《续修曲阜县志》外，李经野还
主持编纂了《单县志》，两部志书共同成
为山东地方志史上的重要著作。除此
之外，他还亲自指导弟子曹县姜孺卿撰
写了《汉儒学案》，亦为曹南地区诸多望
族大姓主持纂修族谱，为乡邦文化建设
可谓苦心孤诣、倾尽心血，成为山左硕
学名宿。

《寄园日记》中虽对李经野记载不
多，却充满感情色彩，齐白石将此次交
往视为“五出五归”中最可纪念的事情
之一。山东《曹县志》、广西《廉州府志》
等地方志中，也记载了李经野的生平事
迹与政绩，为这段雅缘提供了更多背景
支撑。

菏泽名仕李经野与国画大师齐白
石，一位来自圣人故里，一位来自三湘
大地，他们机缘巧合，于遥远的岭南廉
州不期而遇，在齐鲁文化与湖湘文化的
交融碰撞中，成就了一段跨越地域、穿
越时空的艺林掌故，至今仍为世人追忆
缅怀。 (文/荣宏君)

金石之交：齐白石与菏泽名仕李经野

廉州惠爱桥（李经野捐修）

石涛的《金陵怀古册》，现藏美
国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共十二开，每开写金陵一
景，用笔圆浑拙朴，色墨交融，是
典型的石涛成熟时期作品。弗利
尔美术馆将这一画册直译为“南
京记忆”。

关于“怀古”二字，我还是要
提到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提示。

在他看来，中国古典文学中
的“怀古”，应该追溯到商朝的王
子箕子那里——箕子经过殷都废
墟的故事和所诵的诗都被记载在
司马迁的《史记》里：“感宫室毁
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
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
秀》之诗以歌咏之。”箕子在《麦
秀》一诗中没有提及任何建筑物，
哪怕是废弃的建筑物的遗迹都没
有提到，他只是描写了他所看到
的遍地野生的禾黍，茂盛的枝叶

已经完全掩蔽了故都的焦土。与
此类似的一首诗为《黍离》。汉代
的毛亨为这首诗加上了一个导读
性的序言：“闵宗周也。周大夫行
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
禾黍，闵周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
作是诗也。”

宇文所安正是通过毛亨的这
一序言，发现了“怀古”。而后世
诗人所写的“怀古”诗，绝大多数
的因素也已经出现在《毛诗》的传
文里：诗人邂逅的遗址，人类的失
落与大自然的周而复始之间的对
比在诗人胸中引起的不安和激
情，失落造成的空白所留下的轮
廓，它们吸引了诗人的注意力，使
他流连忘返。

有了这样的理论基础，我们
再看石涛的《金陵怀古》，就不仅
仅是石涛流连于旖旎的风光之
中，而是在旖旎的风光之外，别有
寄托。 （文/刘墨）

石涛《金陵怀古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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